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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IRE DE TEXTE EN CHINOIS 

	
  
 
    还有一个重复多次的梦。八岁以前每次生病发烧这个梦都会如期而至。这个梦很抽象，
没有任何情节可追寻，我至今仍无法猜到它隐秘的意义。由于它的多次重复，它的形象清

晰而鲜明，像光谱一样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有时是其中的几种，像彩虹，但

不弯，是长条形，色彩短而粗，是竖着的，从某一个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充斥

着梦里的全部空间，它进入的速度时快时慢，快的时候色彩紧密，几种颜色紧紧挤在一起，

让人觉得难受，有时进入的程度慢些，颜色与颜色之间疏朗些，长长一段的红色，长长一

段的黄色，从容地鱼贯而来，这时就觉得好受些。有时来势汹汹，头就快裂了，忽然就慢

了下来，很像快要憋死了又从水里浮出来。有时不是发烧，只是觉得难受，就会做这个梦。

那段时间我体质不好，永远处于准病态，所以总是做这个梦。 
 
    彩虹的颜色来自哪里呢？ 
 
    这个彩虹的梦缭绕我的时候我总是自己一个人，我病的时候母亲总不在，她一年中在家
的日子不多。病了我就自己睡觉喝水，以及做这个彩虹进入的梦。从来不吃药，很小的时

候就知道吃药会增强抗药性，到病得厉害时什么药就都没用了。那个时候我没有邻居，所

有的邻居都留在防疫站了，我的母亲到了一个新单位，妇幼保健站，连站长在内一共四个

人。大人全部下乡，窄长的房子，四层，地上的一层有一个别人的老保姆，我独自睡在三

楼，这是一座奇怪的房子，每层都只有两间小而长的房间。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也许是从

前的客栈，隔壁是一个盐仓，墙脚满是硝土，一片一片的。总之我就睡在三楼上，置身于

空无一人的黑暗中，彩虹的颜色从另一个黑暗的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 
 
    这个梦在我八岁以后就消失不见了，再发烧时也没有再来，永远没有再来。二十多年之
后，我三十岁那年，我当时的男友送给我一个黑色的小钟，比巴掌略小，正四方形。有一

个晚上我发现这钟面放射出彩虹的光芒，彩色的光线照在发亮的桌面上，成为一小片淡淡

的彩虹光。钟面和桌面的彩虹两相映照，构成一个极为奇特的图案。这使我突然记起了小

时候做过的那个梦。我至今搞不清楚这种神秘的联系昭示了什么。我跟那人的关系破裂后，

才突然发现，那个黑钟是一个可怕的象征，瘦长白色的指针，黑色的底, 像一只长着白须
的黑猫的脸，如同岁月一样阴险。 
 
    我在梦中一次次地死去，又在醒后一次次复活。在夏天，我的夜晚从五点半开始，我搭
伙的防疫站，晚饭是四点半开饭，吃了饭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有时去公园捡红豆，八点多

才睡觉。如果哪里都不去，五点半就上床睡觉了，没有人管我，也没有地方可去。一个人

在屋子里感到害怕，只有在床上才感到安全。上床，落下蚊帐，并不是为了睡觉，只是为

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呆着。若要等到天黑了才上床，则会胆颤心惊。从外面回来，走廊是

黑的，只有在纵深的第三个天井那里才有灯，但我不到那里去。我要上的楼梯在第一个天

井的旁边，我独自上楼，脚步声在安静的黑暗中奇怪地响着，这使我觉得身后有人，我走

两步就回头看一眼，楼梯拐角处有一个灯，但很久不亮了。走过拐角处就能看见天了，是

天井的天，有很淡的星星的光，脚步声从天井上空传出去，就没那么响了。我一直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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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楼，开了门，开了灯，将门背后和床底下全都看一遍，拉上两道木门栓，全身松下来。

厕所在房子深处第三个天井的尽头，晚上我从不喝水，这样可以不用上厕所。 
 
    如果我五点半上床就没这么害怕。 
 
    我上床的时候太阳正在落山，光线很强地照射在床边的墙壁上，我就在明亮的光线中落
下蚊帐，这使我感到无比安全，黑暗被我早早地关在房间的外面，它们到来的时候我已经

躲在床上了，我靠墙坐在床上，一动不动，背上一片冰凉。有时躺着，太阳由金色变白，

变灰，灰蒙蒙的时候异常安静，然后就是黑暗。黑暗到来使我松一口气。有时天还亮着我

就睡着了，我在深夜醒来，冥想死亡，我想到一个深长黑暗的隧道，一直掉进去，永不能

再回来。 
 
    有一个愿望缭绕了我许多年，我幻想死后不用土埋，不用火葬，而是用太空船，将我扔
到太空里，我将与许多星星飘浮在天空中，永远不会腐烂（有关太空的知识是我从儿童科

普书上看来的）。我在黑暗中想像自己浮在太空中，没有空气，没有轻，也没有重，宇宙

射线像梦中的彩虹一样呼呼地穿过我的肉体，某个神秘的、命中注定的瞬间，黑洞或者某

个恒星炽烈的光焰将我吞没，我将再次死亡。 
 
    我按照外婆的年龄估算我的死期，我设想那是在二十一世纪，那将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
发达的时代，我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我八岁的时候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信心，不像在长大

后那样悲观。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曾跟一个三十八岁的奇女人说我只要活到四十岁，这个女

人肤色黝黑，眼眶深陷，美丽而深邃，她当时是个工人，但她读过普列汉诺夫，写得一手

好字，她的字在我认识的女人中无人可比。她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北诺。 
 
    北诺不是本地人，她说普通话，在一家袜厂当临时工，这使我觉得不可思议。她从不跟
人说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没有家，没有固定工作，隐隐感到她可能有一个孩子。她用最

平庸的布也能做出美丽而飘逸的衣服。她寄住在 N城的一个远亲家里，在过道里铺了一
张极小的床，床头是窗台，窗台上晾着她捡来的玉兰花，有些已经干成深褐色了。北诺说，

干玉兰花瓣用来泡在水里当茶喝。北诺说我只想活到四十岁太悲观了。第二年暑假我到 N
城去，北诺已从袜厂消失了，她的亲戚也说不清她的去向。 
 
    北诺一下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如此奇异的女人她要到哪里去呢？她要干什么呢？我
猜不透。 
 
    美丽而奇特的女人，总是在我生命的某些阶段不期而至，然后又倏然消失，使我看不清
生活的真相。生命的确就像一场梦，无数的影像从眼前经过，然后消失了，永远不再回来，

你不能确定是不是真正经历过某些事情。 
 
    我常常想，只要我写下来，用文字把那些事情抓住，放在白纸上它们就是真正存在过的
了。我甚至不相信电脑，我的电脑不带打印机，我在电脑上写作，存在硬盘和软盘里，机

子一关，就什么也没有了，写作像做梦，关机就像梦醒，我不能确定我刚刚写的东西是否

真的能再出现，因为我不能随时看见它们。每当我写完一篇小说，我总是来不及修改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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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是急如救火地找一个可以打印的地方把文字印出来，只有看到了文字我才会心安。在

这种不放心的状态下写作使我很不舒服，于是我放弃了电脑，重新获得了自由。 
 
    我不知道北诺是不是我的梦，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本来我可以去查一下我的日记，这
是我的记忆的可靠见证，但我来北京的时候行色匆匆，无法将几十本日记随身带来，我想

等我安顿好了再回 N城运行李。我在电影厂的宿舍在道具车间旁边的房子里，车间周围
长着很高的草，从来没有清理过，我隐隐感觉到，有一天它们会带来灾难，火焰飞舞的情

景不止一次在我梦中出现。我走后不久，道具车间果然就被一场大火毁坏了，我宿舍中的

日记本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我三十岁以前全部经历的文字记录灰飞烟灭，无处可寻。

也许正是因为这场大火导致了我的这部小说，我打算回忆我的前半生，把模糊的往事放在

安全的纸上。 
 
    但那场大火把回忆和想像搞混了，我确实不知道是否真有一个北诺，除非她本人看到我
的小说，亲自向我证实这一点。 
 
    现在我要告诉你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六月份，在一个带有“九”字的日子（这个数
字跟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每逢这个数字的日子我总会格外不安，时刻准备着奇迹的降

临）。那天傍晚我从家里出来，漫无目的地在二环路的人行道上行走。我走在北方陌生而

单调的植物中间。四周很静，远处有些模糊的行人。我听见背后有人走动，声音很轻微，

我想这是一个十分年轻不同寻常的女孩，我回过头，果然看到我身后四五步的地方站着一

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她的长发随意飘着，垂到腰际，她穿着一件又大又长的衣服，既像衬

衣又像风衣，这件衣服正如这个女孩，让人说不出身份。这个女孩说她小时候在 B镇，我
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她说你不是不认识，而是忽略了。她说起小时候的事情，她说她住

在我所住的街道，她也总是五点半就上床睡觉，比普鲁斯特还早。她说起小时候的事情和

做过的梦，竟如我的一模一样。 
 
    她的话使我一阵阵发冷，我喃喃问道：你是谁？是我的影子，还是我虚构的人物？女人
诡秘地说：如果知道了真相你会承受不住的。我虚弱地低声说：请你一定告诉我，你告诉

我，你是谁？你是我虚构的吗？ 
 
    女人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字地说：恰恰相反，你才是我虚构的。我全身发软地看着她，
我问：怎么才能证明我是虚构的呢？ 
 
    女人看了看我，说：总会得到证明的。 
 
    我们一直往北走，走到河边。远处有一些人在乘凉，但他们都木然不动，汽车开过，光
柱在他们身上瞬间滑过，然后归于黑暗，看起来很像一些竖立在河岸上的墓碑。 
 
    女人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吗？ 
 
    我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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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说：你没有意识到，你在等待某种神秘的东西，你在小说里曾多次提到，河流是冥
府的入口处，但你并不知道，在哪一个特定时刻能与阴间接通。女人说：我曾得到过一位

大师的指点，按照他的精密计算，眼前这条河，从上游流过来的河水，将于今夜三点零三

分与冥府接通，接通的时间只有半分钟，但这足够了，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送到冥府去，

只需举行一个仪式就能做到。 
 
    我马上想到了我的父亲，他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应该送给他什么呢？送玫瑰，
还是栀子花，或者是芭蕉叶子，可惜北方没有。 
 
    女人说：让我们一起来等待这个时刻，我将陪伴你，你的仪式一旦结束我随即离开，你
若是需要我，你可以在明年的这个时刻到这里来。 
 
    午夜时分来到了，漆黑的河面上泛起一些灰白的亮光，像天色微明的薄光，既虚空，又
富有质感，给河岸带来了清凉的气息，这片灰白色的亮光从天边一直延伸下来，从我们的

身边流过，把我们与世界隔开，而把另一种庄严久远的东西传导给我们。 
 
    我说我想把玫瑰放进河里去。女人说：在你的意念中将玫瑰一朵一朵地放进河里，意念
要非常清晰，要一朵一朵地放，注意不要让它们倾斜、覆没、沉到水里，要让它们浮在水

面上，在意念中将玫瑰放满整条河，直到你闻到它们飘动的芬芳，这个仪式就完成了。 
 
    我按照她的指引，像做气功一样坚守这个意念。我果然闻到了一种奇异的香气，满河的
玫瑰在我面前浩荡而下。 
 
    仪式结束之后，神秘的女人果然离开了，河岸上的人们仍伫立不动，他们穿着白色的衣
服，在月光下如墓碑，使我想起罗伯·葛利叶的一部电影。 
 
    以上经历我写过一篇小说发表。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而我将不会忘记在次年
的那个时间到护城河等候那个神秘的女人。 
 
	
   	
   	
   	
   	
   林白，	
  «	
  一个人的战争»，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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